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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于
诗
歌

李蝴蝶（诗
人、剧作家）

汪国真和泰戈尔有相通之处
汪国真是第一个把诗

歌带给我的人，那是在上
世纪 90年代初期，我在
读高中，抒情诗非常流
行。其实汪国真的诗和泰
戈尔的诗在精神旨要上有
相通之处，都高超不到哪
去，只表达一种大众层面
的自我抒情。泰戈尔曾在
自己国家也不受重视，被
认为这种平民的抒情诗和

国家命运没有关联。我并
不是多么喜欢汪国真，而
是觉得，中国在经历了八
十年代初那种压抑的气氛
后，原先充斥在诗歌或其
他文学作品中那种国家命
运、精神伤痕和理想迷茫
等主题都渐渐消失了，汪
国真诗歌的出现，本身就
是一种积极心态的复苏。
即使他算不上伟大，也看

到了时代的潜流。
我不希望文学、诗歌

就像一个圣殿一样遥不可
及，不希望一个人只有获
得了进入文学史的资格、
成为一个文学的圣人才能
去写诗。诗歌和各种文学
的种类非常多，远远超出
文学史的范畴。

□
评
价
与
争
议

严彬（青
年诗人）

汪国真的诗能浸润普通大众的心灵
我读过汪国真那些格

言式的诗，但他对我的诗
歌写作基本没产生过影
响。从阅读层面来说，汪国
真格言风格的诗歌，可能
还是能浸润普通大众尤其
是青少年的心灵。其实有
一些年纪比我大的诗人，
他们都承认汪国真对他们
产生过影响。《十月》的某

编辑曾说，我们现在很多
诗人都嘲笑汪国真的诗，
但是五十年以后可能留存
下来的依然是汪国真的。

但是留存下来的诗歌
不一定是好的。大众能接
受的东西，都是最直观
的、能和一个人的生活经
历相关的东西。比如说汪
的诗句“快乐是人生的驿

站 ， 痛 苦 是生命的航
程”，任何人都可以毫无
障碍地接受。九十年代初
中国的文艺思潮还处于启
蒙阶段，各种浅显的东西
更容易流行起来。虽然在
诗歌技艺上比较粗糙直
白，但汪国真是一个时代
的记忆，影响过那么多的
人，这是无法否认的。

欧阳江河（诗
人）

汪国真的诗，全都是“假诗”
仅就诗歌而言，汪国

真的写作，对中国当代诗
歌惟一的作用就是阻碍。
我认为最不是诗歌的东
西，而他在写，这完全是
对诗歌的一种毒害。如果
因为汪国真的诗歌曾经拥
有很多读者，就以此来定
义我们对诗歌的品位的
话，这简直就是对整个诗
歌智识层面的一种羞辱。
我和汪国真对诗歌的判断

是彻底不同的，他认为是
诗歌的那些东西中体现的
所谓时代精神、那些表演
性成分和精神励志等，我
认为是拼凑出来的“假
诗”。

而我们的教材居然要
把它收入，塑造那种四不
像的东西，这是对学生的
一种毒害，从小学时起就
会有树立起一种“恶趣
味”的危险。

现在大家一提诗人，
就回到过去，可是“过
去”又不够远，没有回到
李白甚至屈原的时代，而
是回到了汪国真甚至是徐
志摩的时代，以此来塑造
我们的诗歌趣味、价值观
乃至生命质量，所以我们
的诗歌不能和汉语的当下
性同步。我羞于被称为和
汪国真是同一个时代、使
用同一种语言的诗人。

汪国真：

生前一纸风行，
却从未进入主流诗坛却从未进入主流诗坛

26日上午，汪国真去世的消息在网络上蔓延开来：缅怀者连引佳句、不
吝赞美之词；批判者则讨伐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汪国真热”坏了一个时代的品
位。但是无论褒贬，从朋友圈铺天盖地的刷屏看来，汪国真无疑影响了一代人
的青春。

2013年前后，诗人大卫和汪国真出差东北，当地诗歌爱好者找来十五本
诗集，要汪签名。结果发现，这些诗集全是盗版书。汪国真哭笑不得，但还是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大卫最近一次得知汪国真的消息，却是他离世的噩耗。

数日前，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能宪去医院看望汪国真，汪只能用点头
的方式来回应问候。“他得了肝癌晚期，还有肺炎等多器官并发症。”一直游移
在主流诗坛之外的诗人，以死亡最后一次走进了公众视野。

质疑无生命力，
却盗版横行

1990年，汪国真出版第一
部诗集《年轻的潮》，正版发行
量超过 60万册。他的诗歌受
到青年人的喜爱，被广为传抄，
掀起了一股“汪国真旋风”，甚
至打工群体也曾组织朗诵汪国
真的诗。“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既然选
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成
为响亮的“宣言”或赠语。

在大卫看来，汪国真填补
了朦胧诗之后诗歌的一个空
白，是时代的代表性诗人。不
过，亦有很多批评声音，认为他
的诗“只是格言警句的分行”，
甚至被称作“贺卡语文”、“心灵
桑拿”，并无长久生命力。

质疑没有阻挡汪国真诗歌
的流行，不仅如此，盗版层出不
穷，有时甚至把名字印成了“江
同真”。“诗集被盗版，对诗人来
说，不是一件坏事情。”大卫说。

汪国真认为，盗版是最好
的奖牌。“没有生命力，为什么
从1990年到现在，我的诗被连
续盗版了18年？”接受采访时，
汪国真说。

1980年代中后期，汪国真
尚未成名时，《诗刊》编辑朱先
树和他交往颇多。“汪国真写的
诗在中学生中影响较大，但我
跟你说真话，诗歌圈子里的人
不太把他当回事儿。”朱先树
说。汪国真请朱先树为自己写
评论，朱没有动笔。

汪国真去世后，网络上就
地分为多个“派别”：一派读过
汪诗，以此怀念青春；一派进行
批评，认为汪诗肤浅、是“心灵
鸡汤”；还有一派，从未读过汪
国真的诗，却展开激烈的讨
伐。诗人王久辛认为，汪诗有
三个精神特征“青春”、“励志”、

“温暖”，“对于高中生与大一、
大二的学生，是有意义的”。

与此同时，主流诗坛沉默
以对。笔者联系多位评论家，
有的不接受采访，有的说“这没
什么好谈的”，有的“学院派”诗
评家干脆挂断电话。

诗人郁葱曾编发过汪国真
的诗，他觉得，汪国真“对生活
的深度理解，对情感的表达和
对诗歌形式的认识与主流诗坛
有差异，他这些年的确游离于
主流诗坛之外”。诗评家耿占
春则认为：“诗歌要探讨情感、
经验更复杂的层面，不是一个
青春期或者流行的社会化的情
感。所以，汪国真的诗歌虽然
为青年群体所需要，但诗歌界
一直保持距离，可能不是有意
的而是很自然的距离。”

未被主流诗坛接纳，
多名评论家不予置评

张颐武（大
学教授）

汪国真诗歌的文化意义无可替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颐武表示，汪国真可以
说是最后一位让诗歌和公
众真正产生联系的诗人，
尤其首部诗集 《年轻的
潮》 是和当年的电视剧
《渴望》一起流行的。

在上世纪 90年代初

汪国真诗歌大规模流行的
时候，事实上他的诗歌往
往是发表在一些青年杂志
而非主流文坛刊物上，如
同流行歌曲一样被抄写得
最多，他的作品往往是提
出一些小小的感悟，拿出
一些人所共知的哲理；但

也是在上世纪 90年代改
革开放的社会急剧转型期
当中，其诗歌积极向上而
又超脱的风格，对当时的
年轻人既是励志又是安
慰。“从这一点来说，汪
国真诗歌的文化意义仍是
无可替代的。” （本报综合）


